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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掌握双语或多语者由于大脑损害致言语功能

损害或缺失称为双语或多语失语［1⁃2］。随着双语失

语人群的不断增加，对康复治疗产生迫切需求，选

择何种语言进行康复治疗更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既往基于临床表现和神经定位的失语分类和

康复指导理论已经无法解决目前双语失语的康复

问题。本文基于双语加工神经机制，对目前双语恢

复模式和康复语种模式进行评述，并思考和简述双

语失语的康复方向。

一、双语界定

目前关于双语的界定尚无完全统一标准，传统

观点认为，双语是指两种正式语言，如汉语和英语，

而未将方言纳入其中［3］；也有学者认为，界定双语时

应纳入方言［4］。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双语系指

个人或语言（方言）集团使用两种语言（方言）的现

象。中国学者陈恩泉［5］也建议将双语和双方言综合

起来，称为“双语双方言”，而无需过度区分。

二、双语加工神经机制

1. 双语表征加工机制 双语表征研究即心理词

典研究，关注的是两种语言的语言形式（字形和语

音）和语义在大脑是如何存储和通达的。既往对双

语表征持两种不同观点，分别是独立表征模型和共

同表征模型。独立表征模型认为，两种语言的语言

形式和语义系统均是独立表征的［6］。然而，近年越

来越多的行为学和神经影像学研究均支持共同表

征模型［7］，认为两种语言的语义表征是共享的，而词

汇表征（包括字形和语音）是分离的。有学者发现，

在某些语义任务中两种语言在左侧额叶和颞顶叶

皮质存在相似激活［7⁃8］，而一项关于中英双语者的研

究显示，左侧颞叶中后部及相邻梭状回可能是两种

语言语义信息存储的脑区［9］。在双语表征的通达方

式上，双语概念表征共享的方式因双语者第二语言

的熟练程度不同而各异，表征模型可能是词汇连接

模 型（word association model）、概 念 中 介 模 型

（concept mediation model）和修正层级模型（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10⁃12］。词汇连接模型系指第二语

言词汇与概念的联系需通过第一语言词汇；概念中

介模型系指第二语言词汇可以直接通达语义，无需

经过第一语言词汇［10］。1990 年，Kroll 和 Stewart［12］

提出的修正层级模型融合上述两种模型的观点，并

获得多项研究的支持［13⁃15］。他们认为，双语词汇与

概念之间的联系是动态的，仅是两种语言词汇表征

之间和词汇与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强度不对称。

第二语言词汇表征至第一语言词汇表征的联系较

第一语言词汇表征至第二语言词汇表征的联系程

度紧密，随着第二语言熟练程度的提高，其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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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与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逐渐建立并增强，但仍弱

于第一语言词汇表征与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在

第二语言学习早期，其词汇主要通过第一语言词汇

通达概念，随着第二语言熟练程度的提高，其词汇

与概念的直接联系逐渐建立。1996 年，Heredia［16］

引入“优势语言”与“非优势语言”的概念，并对修正

层级模型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进行修订。

2. 双语语言转换加工机制 双语者根据不同语

言使用情境，由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现象

称为语言转换（language switching）［17］。多项研究显

示，双语者在产生或理解一种语言时，另一种语言

自动激活，但激活情况受两种语言熟练程度等因素

的影响［18⁃20］。正常双语者可以较好地应用目标语言

而避免非目标语言的干扰，源于抑制控制系统的正

常运行。抑制控制模型和双语交互激活模型均认

为，语言任务图式可以“选择性”地抑制非目标语

言，从而顺利提取目标语言［21⁃22］。而且，当非目标语

言为熟练语言时，更易自动激活，此时所需的认知

功能抑制控制能力更强。语言理解转换同样存在

对非目标语言的抑制，但与语言产生转换抑制机制

不同［21］。此外，关于语言转换的神经影像学研究结

果显示，除语言加工的脑功能区（包括额下回和颞

上回等）激活外，负责抑制控制系统的相关脑区亦

激活，其中，前额叶皮质、扣带回和基底神经节可能

是双语抑制控制中枢［23⁃25］；基底神经节通过基底神

经节 ⁃前额叶皮质环路影响语言控制加工［26］；尾状

核参与语言的选择［27］；前扣带回负责冲突监控，将

发现的冲突传导至前额叶皮质［28］。此外，顶叶也参

与语言转换的抑制机制，通过背外侧前额叶⁃顶叶环

路抑制非目标语言语音层面的激活［26］。

三、关于双语失语康复影响因素和康复语种模

式的争论

双语失语者的语言康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可

以产生多种恢复模式。Paradis［29］总结双语失语的

临床表现并结合既往研究，得出 9 种恢复模式，即平

行性恢复、差异性恢复、连续性恢复、选择性恢复、

对抗性恢复、混合性恢复、选择性失语症、不同失语

症、变换对抗性恢复。他认为这 9 种模式并非完全

隔离，每例患者的恢复模式可能随时相互转变。

随着对双语失语者临床表现和恢复模式研究

的深入，其康复影响因素和选取何种语言进行康复

仍存争议。Ribot［30］认为应选择母语，因为母语通常

易恢复，主要恢复机制是记忆重现功能；Pitres［31］认

为选择发病前使用频率最高、最熟练的语言为佳；

亦有学者认为，若患者优势恢复语言存在，其语言

环境应适应该语言［29，32］，如中英双语者，若汉语出现

恢复，即使处于英语环境中，也应该进行汉语康复

治疗。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同时刺激两种语言可

能是双语康复的最好方法，尤其是翻译功能残留

时，翻译有助于第二语言恢复［33⁃34］；亦有学者认为，

同时刺激两种语言可能抑制发病前非流利语言，主

张仅刺激一种语言［29］。因此，目前双语者语言康复

主要从四方面选择目标语言，即母语、发病前最熟

悉语言、优先恢复语言、环境语言［35］。

然而，双语失语的实际情况并非始终与上述观

点相符，2004 年 Paradis［36］总结 105 例双语失语患者

的恢复模式，平行性恢复占 76%，并非仅一种语言

优先恢复。Aglioti 等［37］的研究显示，个别双语失语

患者甚至出现母语受损、第二语言完好的临床表

现。因此，双语失语患者选择的康复语种尚待进一

步研究。

四、双语失语康复的思考与建议

目标语言的选择是双语失语康复的必经过程，

且是刻不容缓的过程。但是由于双语失语恢复模

式的复杂性，学者们的观点各执一词，因此，在康复

语种的选择上目前尚无统一结论。笔者基于双语

加工机制提出思考与建议。

1. 双语恢复模式尽管分类详细，但对康复指导

作用不强 Paradis［29］对双语失语的恢复模式进行

总结，但是这些恢复模式均基于临床表现，仅对两

种语言之间的状态进行描述，而无法阐述损伤机制

和障碍点，对语言障碍源于哪个加工环节划分不够

具体。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方法对康复治疗的指导

不够直接。双语记忆表征和语言转换是双语加工

的两大切入点，根据这种内在机制，可以将双语失

语分为心理词典加工障碍、语言转换加工障碍和心

理词典合并语言转换加工障碍 3 种类型，并在此基

础上对各种语言进行详细划分，如汉语心理词典提

取障碍、汉语向英语转换障碍等，或许对康复治疗

具有更直接的指导作用。

2. 过度关注双语失语影响因素而忽略损伤机制

既往学者们对双语失语恢复模式的选择不尽一

致，主要原因是仅关注到其中一项影响因素，并将

其在语言康复中的作用过度放大。笔者认为，熟练

程度、使用频率和环境刺激的确对语言康复产生影

响，但本质在于患者损伤部位，发生于双语加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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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哪条通道，若熟练语言词汇表征和联系通道损

害或发生转换障碍，则非熟练语言可以出现优先康

复，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部分双语失语者可能最先恢

复非熟练语言。

3. 基于双语加工机制的语言康复新视角 双语

失语患者由于相关脑区受损，导致双语心理词典加

工障碍和抑制控制加工障碍，笔者建议，双语失语

的康复应从下述双语加工机制进行阐述：（1）心理

词典之语义系统加工障碍。由于双语概念的共享，

患者可能同时出现双语失语，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

影响下，熟练程度均衡的双语者可以出现平行恢

复，熟练程度不均衡的双语者由于熟练语言语义与

语言形式联系更紧密，熟练语言优先恢复。仅对一

种语言有康复需求时，直接选择熟练语言进行康复

治疗效果更佳；对两种语言康复均有需求时，首先

选择非熟练语言进行康复，再利用双语翻译和转换

等技术，对双语失语的康复效果更佳，这是由于语

言转换中两种语言均获激活。（2）心理词典之语言

形式加工障碍。根据修正层级模型，双语词汇是分

离表征的，若一种语言词汇表征加工障碍，双语失

语者可能出现受损语言完全或部分失语，而另一种

语言可以保留；若无词汇表征加工障碍，仅是与概

念表征之间的联系中断，受损语言的词汇表征可以

通过保留语言的词汇表征通达语义，从而保留部分

功能，但是如果两种词汇之间的联系中断，受损语

言也可以出现完全性失语，而保留语言出现优先恢

复。因此，可以根据语言联系通路损伤部位和程度

选择康复语种。（3）抑制控制加工障碍。前额叶皮

质、扣带回和基底神经节等结构损伤可以导致病理

性语言转换，此时仅选择一种语言康复为佳，重点

是使患者能够更好地管理两种语言。Ansaldo 等［38］

通过翻译进行语言之间转换，即在语言康复过程

中，若患者无法控制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语言治

疗师可以通过翻译使患者转换到治疗语言，从而增

强语言转换障碍患者对两种语言的管理。此外，还

可以通过设计认知控制任务以提高患者对冲突的

抑制控制。

五、小结

随着双语失语患者的增多，双语失语恢复模式

的选择和康复策略的规范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也成为语言治疗师必须掌握的知识。尽管双语失

语恢复的影响因素众多且相关研究证据缺乏，但是

我们仍希望以语言内在加工机制为切入点进行双

语失语的康复，为今后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双语失

语康复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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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词典·
中英文对照名词词汇（一）

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AD）
癌症干细胞 cancer stem cells（CSCs）
γ⁃氨基丁酸 γ⁃aminobutyric acid（GABA）
白天过度嗜睡 ex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EDS）
苯甲基磺酰氟 phenylmethylsulfonylp fluoride（PMSF）
不宁腿综合征 restless legs syndrome（RLS）
重复经颅磁刺激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
重复时间 repetition time（TR）
词语流畅性测验 Verbal Fluency Test（VFT）
达峰时间 time to peak（TTP）
大脑前动脉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ACA）
大脑中动脉 middle cerebral artery（MCA）
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 1

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related protein 1（LRP1）
电化学发光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ECL）
β⁃淀粉样蛋白 amyloid β⁃protein（Aβ）
β⁃淀粉样前体蛋白 amyloid β⁃protein precursor（APP）
动脉输入函数 arterial input function（AIF）
动脉自旋标记 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
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灌注成像

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enhanced 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DSC⁃PWI）

动态对比增强 CT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CT（DCE⁃CT）
动态对比增强 MRI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DCE⁃MRI）
冻结步态问卷 Freezing of Gait Questionnaire（FOGQ）
多巴胺转运体 dopamine transporter（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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